
只隔一天，或者说只隔一

夜，春天便开始在江柳枯瘦的

枝条上抽青而蠢蠢欲动了。

傍晚，我一个人漫步在江

边，无聊地追逐一只在路边觅

食的画眉鸟拍照，画眉先是不

惧我，跳跃着，偶尔抬头愣瞪瞪

地看着我，正当我再次调焦时，

画眉却飞走了，扑棱棱地飞上

江岸边一株枯柳。

恰似一片树叶落在江柳

上，画眉鸟啁啾地叫了一声，我

再次将手机对焦在瘦柳之上的

画眉，不料，柳枝上刚冒出的芽

苞却撞进我的镜头。我欣喜莫

名，抛弃画眉，转而对准柳枝。

一阵风过，柳枝摇摆起来，

我的焦距开始模糊，我怕我看

错，再次揉揉眼，拉近看，没错，

枯瘦一冬的柳枝开始冒嫩芽

了，很小，很细，星星点点的，就

如冬雪在枝头留下的一点痕迹

一般，不易察觉，不过，可以肯

定，那柳枝似乎比以前更柔弱

了些，就如一位怀春的少女，羞

答答地眯缝着眼，偶尔回眸一

下，春天便百媚生了。

脑海中突然跳出韩愈那首

诗来：“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

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

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春天的

温柔尽在柳枝末端，或许不用

微雨，或许不等杨柳树下的铁

线草泛青，或许，连闹春的桃红

李白梨粉都可以忽略。

江柳临水而居，柔柔的枝

条垂下很好看的弧线，细枝拂

过江面，江面平静如镜，几只野

鸭游戏在枝条下，远远地看上

去，就如五线谱上的音符在跳

跃，野鸭是黑色的，而翻飞的江

鸥是白色的，黑与白在江中交

替呈现。我想，春天在柳枝上

的奏乐是交响曲，乐曲一响，那

轮晚霞便在江中起起伏伏，碎

成涟漪。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

人舟自横。一株江柳树下，拴

着一条铁皮小渔船，嘉陵江禁

渔了，这只小渔船是打捞垃圾

的。或许今晚就有一场春潮来

临，或许我明天来看，那舟便自

然要横了，只是撑船人不见，不

知到时江潮的汹涌要把小舟推

到何处。看着这只小船，我总

想起兰舟来。宋代周紫芝写：

“一溪烟柳万丝垂，无因系得兰

舟住。”这实际上是借柳写离愁

别绪的，眼望那满溪的烟柳万

丝，却无法将一只小船系住。

是的，我反过来想，春天来了，

谁又拉得住呢，春天还将转身

而去，谁又系得住呢，去与不

去，来与不来，休要再论。

柳芽儿是春天的眉，江是

春天的眼，眼明亮亮地闪着，而

柳芽儿却嫩嫩的，鹅黄鹅黄的，

如横在春天脸颊上醒目的眉，

春风一拂，泛出几许柔媚来。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

丝绦。”前边一女孩在柳枝下摆

出各种姿势让男朋友拍照，那

丝丝缕缕的柳枝拂在少女的脸

上，有如一只画笔在少女脸上

描眉，好羡慕那垂柳。

我攀下一枝垂柳，柳芽儿

已开出六片，底部叶短，随后渐

长，最尖部三片间隔密实，仿佛

对生而出，花叶同开，花开成

絮，叶片烘托出一串柳絮，那柳

絮如穗子一般，一嘟噜一嘟噜

地生满了黄白色绒毛，风一吹，

那柳絮便飞，细细地飞、柔柔地

飞、轻轻地飞、飘飘地飞。

我知道，这柳絮一飞，春天

便开了，春天一开，人间从此便

美得一塌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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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微信圈里，有几个朋友，

漂在路上，他们在春天看花。

画家赵二，这几天出门写生去

了，他在微信圈里留言：在春天打卡

看花，花开时需要围观与欣赏。无人

喝彩，会辜负了那些花。

“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

花人”。

赵二去了南京，坐在梅花山的一

片小山坡上，山谷里数万株梅花，争

奇斗艳，氤氲蒸腾，让他目色眩迷，赵

二想爬到梅花树上睡一觉，打呼噜给

梅花听；或者倚在梅花树上发呆，抬

头看天，一枝横亘，花色清丽。

梅花本是山野之物，孤寂、清高。

它开在野村里、山崖上、板桥边、清溪

畔。赵二眯着眼睛看梅花，更欣赏一

场盛大芳菲之后的凋谢之美。

梅花落，红的花、粉的花、青的

花，悠悠落在山坡上。风吹花瓣涌动，

纷纷走远，一岁芳华，转瞬不见。

南京梅花山，若干年前，我只是

路过。并没有领略它的花事之美，若

徜徉花间，想必是发上、衣上、口鼻、

眉眼，会沾上花粉，几只口袋中也会

装满花香。也许还会捡得一些掉落的

梅花瓣，带回去煮一锅梅花清粥。

出门拍花。桃、李、杏、梅、辛夷、

茶花、樱花……朋友张老大觉得古宅

玉兰最美。

张老大去江南古园子里拍花。漏

窗黛瓦，草木滴翠，古园与花，是青莲

色的调子。他在古园里拍甜白的玉

兰，一根斜逸的树枝上，一花苞与园

子里古建筑的匾额上的“风华”二字

虚实相叠映，花与字互相诠释。张老

大站在园子里的二层小木楼上，俯看

庭院，一树玉兰，亮白的花与青黛的

瓦，色彩对比，一明一暗，相互相衬。

关键是，树枝上杯盏似的花苞，在风

中微微颤动，如盛清冽的酒，让人未

饮先醉。

春天看花，绕不过油菜花。一大片

的高秆黄花，花开恣肆，把村庄都遮掩

了，只留下小河和屋脊。在水上古村，

用无人机拍摄金黄油菜花盛大开放的

胜景。张老大跟着无人机，在花田奔

跑，脚上鞋带松了，他蹲在菜花丛中系

鞋带，这时候抬头看天，看到已高过头

顶的那一簇簇黄金花蕊，在天空摇曳。

这是怎样的一种美，要不是蹲在油菜

田，是根本不会发现的。春天的一场花

事，把脚下柔软湿漉的泥土都调动起

来了，显现出生机。在水村，张老大一

心等待，想抓拍到“儿童急走追黄蝶，

飞入菜花无处寻”的效果图片，等待人

与花的互动出现。

友人阿潭钟情于紫桐花。紫桐花

就是泡桐在暮春开的花。那两棵开花

的泡桐树，树高盈丈，就长在老城的

一座古桥旁边，是他的乡愁，每年晚

春，开一大朵一大朵淡紫色的花。

泡桐不是桐树，它是一种速生的

树种。这两棵泡桐，阿潭年年看它开

花，然后又凋落，没有人去关心它们。

每年春天，泡桐开紫花时，已经搬离

老城小巷的阿潭，总要回来看看这两

棵树，看看泡桐花。

人看花树，是看纷落的流光。那

些在春天开过的花，槐花、楝花……

是从前的伙伴，它们还一如既往，开

着自已的花？

有人青睐城里的樱花，有人钟情

乡下的萝卜花。

我喜欢在春天看蚕豆、豌豆花。

这些乡野的花，与麦菽为伴，矮矮的

植株，开紫色小花，若蝴蝶，在庄稼间

飞啊飞。在我手机里，保存着几张去

年在乡下采访拍的图片，在一条小河

边，水边停着一条小船，河边碧碧的

坡地，就长着这两样农作物，静静地

开花，在嫩绿的映衬下，显得好看。碰

到这样的场景，真想在傍晚的时候，

邀二三朋友登船喝两杯。

还有白兰花，一种非常香的花，

儿时经常看到有人把花放在竹篮里

摆卖，浓而不烈，清而不淡，与栀子花

相似，却不曾见过长在树上的白兰

花。直到有一回，在渔民的河边小屋

前，看到盆栽的白兰花树，树娟秀，正

开着两三朵花呢，想不到娇嫩嫩的白

兰花，却是在这样的地方遇到。

槐花多年不见。不见槐花，是因

为不见树，从前小城的大街小巷长着

不少槐树，那些白色花瓣还能放在嘴

里吃，有一股清气。槐树哪儿去了？我

想去寻找多年不见的本土老树。年年

花相似，岁岁人不同，那些高大的有

斑驳粗糙树皮的树，已经走散，离开

了我的视野，这些草木故人，值得我

在这个春天去拜访。

春天的 6 个节气里，春分似乎不

那么引人注目。譬如惊蛰，光看名字

就极富张力，再如清明、谷雨，也是一

番清爽利落的样子，只有春分，明知

将春天一分为二，昼夜从此等长，在

地理学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也总

有些不以为然.春天，本来都是美的，

充满希望，何必在意如何区分呢？

春天真正的信号，从惊蛰就开始

点燃，春分他只是接棒员或中继者。

我仿佛看到一张素描图。一张线条很

疏很浅的素描，随着一笔一皴慢慢变

得丰满起来。光秃的山峰开始清晰，

从泥土里钻出的各种新绿，给裸露的

大地铺上了一层绒绒的毛发，那么温

柔体贴。空气中有种活跃的元素在不

断上升，原本安分的尘土有了拥抱天

空的渴望，渐渐地，你感到身上和周

围的一切都带着热、带着光，带着不

可名状的兴奋，连尘土都带着柳絮般

的轻舞飞扬。

这是春的气息，充分觉醒了生命

意识，让所有被压抑的愿望得到复活

的春的气息。我也终于明白了春分的

意义。春分，并不在乎给人突然的惊

喜，却以一种厚重绵长的力量，慢慢

将春天推向高潮。

素描图渐渐被油画图替代。意象

繁复，色彩强烈，这是壮观的万紫千

红，是将生命的刻度释放到极致的浪

漫之美。桃花、梨花、樱花、玉兰、海

棠、山茶、紫荆；红的、粉的、白的、紫

的……它们你方唱罢我登场，或者一

直占据舞台中央，交相辉映出一幅目

不暇接的锦绣江山。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春分，我想是

韶华胜极。春分将百花争妍演绎到极

致，接下来会盛极而衰，那些飞扬的

尘土会回归原样，但是，这不意味着

结束，却意味着新的开始。

有花必有果。万紫千红慢慢被无

边的绿色所取代，那些花朵孕育的果

实也藏在绿色之下，等待一场沉淀后

的收获。于是，接下来我们转换视角，

迎接春分的另一个主角——春水。

3月里的小雨，如丝如雾，如梦如

幻。有了雨水，每一个大自然的孩子

才能汲取无限的营养，与大地母亲融

为一体。雨会化作清泉，小溪，化作萦

绕在身边的一汪碧水，陪伴着一起走

过漫长的旅途。

当然，还有春天里的第一道雷

声。如同庄严的宣言，春分以另一种

姿态发出了内心的呐喊。这是天空与

大地的交响，饱含着对未来世界的各

种渴望，在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中，

春分完成了自己的升华，他以意味深

长的破折号，将春天分为前后两半，

唯有经历风云雷电，才能迎来绚烂的

彩虹。

雨过天晴，一切恢复平静。于无

声处，听听那春分，听听春天的血管

啸动的声音。

那些年，我所在的学校周围全是

庄稼地。春天，庄稼一起身，学校就变

成了一艘泊在汪洋里的大船。有时望

着望着，好像产生了起伏之感，像真的

身处水波一样。

东、西、北三面，是青青麦子，只有

南面是油菜。田主人们好像商量过，你

家种麦子，我家也种麦子；今年，我家

换了花样种油菜，回头一看，他家地里

也冒出了嫩生生的油菜苗。

油菜花开那几天，总觉学校里格

外亮堂。我想，一准是被油菜花的光芒

给照的。上自习课，我轻轻在教室里来

回巡视。偶尔俯身在课桌上，给学生讲

解疑问。学生晃动着小小的头颅，一边

抄写黑板上的题目，一边发出蜜蜂一

样的“嗡嗡嗡”声，我说“安静些！”嗡嗡

声便消失了。我抬起头，看到前窗被油

菜花海汹涌着，铺成一格格儿的金黄。

窗外连天铺地的油菜花荡漾着，摇曳

着，竞相挤进窗框里来。那场面，就像

我的学生在晨光里做大型早操，氛围

明亮而鲜活。

我一下子明白了什么叫年华灿

烂。那是不用任何装饰、单从年龄和

心灵透出的清纯和活力。

有几个孩子随着我的目光望出

去。我没有制止，我看到了他们眸子

里闪过的明媚之光。

在太行山区，每年的春天，油菜

花盛开，是一种大景观。怎么说呢，

那是一种节令的大动作、大气势。一

田、一田的油菜花，抽苔、分枝、含

苞，仿佛就是几天的时间，又几乎是

在一个晚上一齐盛开。像一群表演

团体舞的女生，暗暗练习了一段时

间，忽然接到表演通知，大家迅速换

上翠绿裙裾，化上金黄妆面，站成整

齐队形，齐刷刷一声号令，便随风舞

动起来。

那时，我上着上着课，心里会忽

然接收到讲台下那些孩子蓬勃勃的

生命力。我再看看，那些男生多像青

秀茁壮的青麦子；女生，则像明媚淳

朴的油菜花。

作为班主任，我热爱着我的班

级，也爱每一个孩子，尽管他们并不

全尽如人意。这就如同爱着整块整块

大地里的油菜花，也喜欢其中单独的

一株。没有一株油菜是完全相同的，

它们各有性情和优缺点；但它们都处

于花期，都会结出理想的果实。正是

这单独的一株一株，构成了一个花的

集体。

当然了，满田的油菜花，让我震

惊般狂喜；一棵油菜花，单独提出来，

也美得令我赞叹。我路过田畔时，曾

看到荒地里一株摇曳的油菜，孤零零

地。她像一个女孩子，走出了队列，离

开了集体。美，仍是美的，可孤单不？

油菜花妹妹。我想对她说，孩子，回到

集体里去。在那里，你才能磨砺性格、

锻炼意志，同声共气，步调一致，才会

产生集体感和归属感。同样，由于集

体的光芒，你才有了放射的可能。

总的来说，我还是喜欢大块大块

油菜花给我的震撼。我的眼睛近视，

需要这样的视觉盛宴；我的心胸不

宽，需要这样的浩渺引领。

想想吧，能占据春天整个时空

的，只有繁盛的油菜。那耀眼的金、明

媚的黄、朴素的蕊。世界上，还有哪种

花，在同一时期、同一区域，一夜之间

开得出这天文数字的花朵？

而且，不管是晴是雨，它的色彩不

褪、不减、不灭，永远新鲜，永远明丽。

它们的色泽一直在辐射、在引爆、在渲

染，远远近近，金粉迷离。如此浩瀚而

热烈的能量，只有阳光才有吧？而它们

就是阳光，把热量发散到空中，把身形

融于浩大的集体。如果一块油菜花地，

是一个花的班级；那么，放眼去看，那

田野上一亩挨着一亩，一垄大于一垄，

整个田畈都是花的班级。

亲亲的油菜花与我的学生们，有

时会融合成一幅画。下午放学时分，

学生们像兔子一样跑出校门，转眼遁

入油菜花地中的小径。我踮起脚尖

儿，见一阵花浪涌向天边，学生们的

背影被染黄在油菜花里。

夕照中，渐渐分不清了人与花。

我祝福着他们——那些孩子与那些

花。我愿每一个集体里都不要出现谎

花，哪怕你是一朵落后的花，也不要

放弃，不要猴急。接受阳光，吸收水

分，一步步打开，一步步充实。

你们的明天，将丰美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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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柳开春
■ 黎杰出门俱是

看花人
■ 王太生

那些孩子
与那些花

■ 米丽宏

于无声处听春分
■ 张凌云


